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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在1961年麻醉藥品單一公約或者1971年
影響精神物質公約附表中所列管，卻會對公眾

產生精神性危害的物質，即可稱為NPS，其可
以是化學合成化合物，也可能是天然物質(1)。

UNODC 2018年公布的年度世界毒品報告中，
顯示在UNODC早期預警系統中，至2017年12
月底，已經有803種NPS，依其種類分為九大
類，分別是(1)類大麻活性物質(32%)、(2)合
成卡西酮(19%)、(3)苯乙胺類(18%)、(4)色胺
類(6%)、(5)哌嗪類(3%)、(6)植物類(3%)、(7) 
苯環利定類(2%)、(8)氨基茚滿(1%)、(9)其他
(16%)等九大類(1)。而近幾年，許多國家都有

簡　介

合成毒品(synthetic drug)的製造流程，與
海洛因與古柯鹼等傳統毒品不同，不需要在

特定環境條件下，栽培特定植物萃取其精神

活性成分才能進行，因此在地理上不受限制，

使得全球合成毒品市場規模難以估算。近年

來新興影響精神活性物質(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 NPS)在全球廣泛的被濫用，雖然其
至目前為止各國並沒有明確的定義，但是根據

聯合國毒品暨犯罪問題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rug and Crime, UNODC)說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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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全球新興影響精神物質(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NPS)大量的出現，並
在全球毒品市場快速成長，根據聯合國毒品暨犯罪問題辦公室於2017年所公布的年
度世界毒品報告中，顯示截至2017年12月底，全球已有803種NPS，而依據衛生福利
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統計2008至2017年底，在我國出現的130種NPS，合成卡西酮就佔
有42種，是檢出最多的NPS種類。卡西酮是巧茶葉中的一種單胺類生物鹼，具有中
樞神經興奮作用；藉由化學合成方法所製造出的合成卡西酮，其作用效果往往比天
然的卡西酮更強，對人體危害也更大。由於其外觀多呈現晶體樣態與市售沐浴鹽類
似，因此也被稱為「浴鹽」類毒品。此類毒品具有類似安非他命、搖頭丸的作用，
但是實際的藥理作用仍然不明。目前已知使用合成卡西酮化合物會引起胸痛、心搏
過速、高血壓、體溫升高、肌躍症、低血鉀、瞳孔放大和視力模糊；其對中樞神經
系統的主要影響則與安非他命類興奮劑的作用相似，會造成急性精神病、狂躁症、
偏執、好鬥行為和妄想。近來相關單位也常常發現合成卡西酮類毒品出現在混合毒
品咖啡包、奶茶包中。這篇綜論期望能正確讓國人了解，合成卡西酮類毒品目前濫
用情形與其對人體之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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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三到四小時在嚼巧茶葉上(3)。合成卡西酮

則屬於狡詐家藥物，結構與其母化合物甲卡西

酮(methcathinone)相似，一樣會產生神經興奮
劑的效果，由於合成卡西酮對公眾健康危害甚

高，美國則在2011年底，將許多合成卡西酮類
毒品列為一級毒品(Schedule I drug)；我國則已
將較常見品項列為毒品與管制藥品(表一)。
合成卡西酮類毒品最早約在2005年左右

開始在歐洲濫用藥物市場盛行，在2010年時
達到高峰，當年就查獲5,500人次使用，其
中更有99人服藥過量導致死亡(4)，當時網路

毒品黑市一開始流行的種類是4-甲基卡西酮
(4-Methcathinone, 4-MC)，但為了規避查緝，
很快的就被4-甲基甲基卡西酮(mephedrone, 
4-methylmethcathinone, 4-MMC)取代(5)，這也

顯示了NPS更迭快速的特色； 2010年底，美國
第一次被發現合成卡西酮被濫用，8個月後，
由於只有16個州將其列為毒品，以致全美在
2011年初，爆發多起合成卡西酮類毒品使用過
量中毒，個案數從2010年的306件上升至2011
年的6,137件，儼然成為全美嚴重的藥物濫用
問題之一(4)，卡西酮類使用過量的患者，會出

現精神喪失、幻覺、躁動、心搏過快、高血

壓、發燒以及經常伴隨著好鬥或暴力行為(6)。

食藥署濫用藥物檢驗通報系統(非尿液檢體)彙
整檢警調送檢之疑涉毒品檢驗結果，根據其統

計資料顯示我國於2009年首次查獲合成卡西
酮類被濫用(11件)，之後年年皆有增加，2014
年更由2013年的3,129件，大量攀升至28,005
件(近9倍)，直到2017年檢出數已成長至63,266
件，與2014年相比又成長了1.25倍(圖一)，顯
示合成卡西酮類毒品是我國主要濫用的NPS種
類。

合成卡西酮類目前已知的藥理作用

中樞神經細胞互相連接形成神經網路，兩

個神經元(neuron)互相連結處會形成突觸，神

發現NPS濫用增加的情形，這些物質往往一開
始都尚未被列入各國法律管制，大大地增加了

此類毒品防制困難度。隨著化學工業的進步，

其中狡詐家藥物(designer drug)乃是藉由化學修
飾已被政府明令禁止的毒品化學結構，刻意地

規避現有的管制措施，因此也被稱為合法毒品

(legal highs)或聰明毒品(smart drugs)，此類毒
品更迭快速，而且常常是透過網路販賣，查緝

並不容易。

過去台灣最常見的NPS為愷他命，其他
種類近來常常在混合毒品咖啡包、奶茶包中

出現，但我們對其所造成人體生理危害或與

不同藥物間的交互作用，所知甚少。在這些

NPS中，外觀多呈現晶體樣態與市售沐浴鹽相
似，因此常被暱稱為「浴鹽」的合成卡西酮

類毒品，是其中一大類，更在全球廣泛的被濫

用。依據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以下稱
食藥署)在其官網新興毒品專區中統計資料顯
示，2008至2017年底，我國一共出現的130種
NPS，其中合成卡西酮就有42種，佔32%，是
出現品項最多的NPS，因此本文將以現有的統
計資料與科學研究，深入探討合成卡西酮類毒

品濫用情形以及對人體的危害性。

合成卡西酮類毒品的濫用歷史

卡西酮(cathinone)是一種從巧茶(Catha 
edulis ,  khat)葉中所萃取出來的單胺類生物
鹼。在東非與葉門，人們會咀嚼新鮮的巧茶

葉，而其中的兩種生物鹼卡西酮與去甲假麻

黃鹼(cathine)，會產生與安非他命、搖頭丸
(MDMA)相似的中樞神經興奮的作用，達到提
神的效果(2)。當前歐美大部分國家皆認為巧茶

葉屬於軟性毒品(soft drug)，意指濫用對人體
仍然有害，但其成癮性與生理危害性相對較低

的毒品，多數國家也明定禁止使用。但根據

2008年世界衛生組織調查指出在葉門，嚼巧茶
葉是一種社交儀式，大約90 %成年葉門男性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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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受刺激時，神經傳遞物質釋放至突觸間隙，

活化突觸後神經並繼續訊息傳遞(7)，許多毒品

則會破壞此機制。而人之所以會成癮主要與

中樞神經的酬償系統有關，該機制原本是人體

表一、我國常見合成卡西酮類毒品管制情形

列管日期
列管 
等級

列管物質中英文名稱
累計檢出件數
(2008/01/01-
2018/02/28)

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

管制藥品管理
條例

2010/07/27 2010/07/29 三級 4-甲基甲基卡西酮
4-methylmethcathinone, Mephedrone, 4-MMC

46,385

2011/09/08 2012/04/06 三級 3,4-亞甲基雙氧甲基卡西酮 
Methylone, bk-MDMA

31,269

2012/06/29 2012/09/27 二級 3,4-亞甲基雙氧焦二異丁基酮
3,4-Methylenedioxypyrovalerone, MDPV

3,704

2013/03/08 2013/10/21 三級 4-甲基乙基卡西酮
4-Methylethcathinone, 4-MEC

1,577

2013/12/30 2014/04/24 三級 氟甲基卡西酮
Fluoromethcathinone, FMC

320

2015/03/31 2015/03/26 二級 甲氧基甲基卡西酮
Methoxymethcathinone

269

2015/03/31 2015/03/26 二級 3,4-亞甲基雙氧苯基甲胺戊酮
Pentylone

431

2015/10/29 2016/03/25 三級 3,4-亞甲基雙氧-N-乙基卡西酮
3,4-methylenedioxy-N-ethylcathinone, Ethylone

22,056

2016/02/03 2016/03/25 三級 氯甲基卡西酮
Chloromethcathinone

30,851

2016/02/03 2016/03/25 三級 溴甲基卡西酮
Bromomethcathinone

500

2016/06/08 2017/01/19 三級 3,4-亞甲基雙氧苯基甲胺丁酮
Butylone, bk-MBDB

3,215

2017/05/25 2017/06/23 二級 1-苯基-2-（1-吡咯烷基）-1-戊酮
α-pyrrolidinovalerophenone, α-PVP

4,193

2017/05/25 2017/06/23 三級 甲苯基乙基胺戊酮
Methyl-α-ethylaminopentiophenone, MEAPP

7,149

2017/05/25 2017/06/23 三級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二甲胺丁酮
Dibutylone, bk-DMBDB

4,606

2017/08/28 2017/12/13 二級 甲基-α-吡咯啶苯己酮
MPHP, Methyl-α-pyrrolidinohexiophenone

469

2017/08/28 2017/12/13 三級 甲苯基甲胺戊酮
Methylpentedrone, MPD

3,679

2017/08/28 2017/12/13 三級 3,4-亞甲基雙氧苯基乙基胺戊酮
N-Ethylpentylone

8,364

2017/10/27 2017/12/13 三級 氯乙基卡西酮
Chloroethcathinone

5,719

資料來源：行政院公報；食藥署藥物濫用檢驗通報系統(非尿液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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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preference, CPP)行為，意即實驗動物會
較常出現在之前有投予毒品的場域；並會明

顯增加自身給藥的次數，兩個結果都顯示出

此類毒品會產生強烈的酬償(rewarding)與增強
(reinforcing)作用(10)，簡而言之有強烈的成癮

性，另根據瑞典團隊研究認為是該類化合物

增加紋狀體神經突觸間多巴胺與血清素濃度

導致實驗動物運動活性 (locomotor activity)增
加(11)，而此研究結果也指出合成卡西酮類比

起前兩者，對單胺類增加情形更快速且濃度

更高。長期對投予卡西酮類也會造成大鼠學

習與記憶能力變差(12)，例如：在短時間內高

劑量(一天兩次30 mg/kg，連續給藥四天)投予
mephedrone，停藥幾個禮拜後，發現先前反覆
投予mephedrone的小鼠在T型迷宮測試(T-maze 
Test)的學習與記憶力表現較差；投予3,4-亞甲
基雙氧甲基卡西酮(methylone, bk-MDMA)組
別，雖然動物行為表現並無差異，但是該組

實驗動物腦中血清素及其代謝物含量降低許

多(12)。另一研究結果則顯示短時間內(十天)
對未成年大鼠投予高劑量(一天一次30 mg/kg) 
mephedrone，會急性的造成腦部多巴胺以及血
清素濃度降低；五週後，該組大鼠在新奇事

物認知測試(novel object recognition test)中，
表現出的長期記憶能力有明顯缺損(13)。目前研

究卡西酮類毒品造成記憶力下降的結果不盡

相同，因此這部分仍待未來繼續深入研究。

而使用合成卡西酮類還會造成體溫改變的生理

現象，反覆投予高劑量mephedrone會使得體溫
上升，目前僅知此現象可能與腎上腺素受體與

多巴胺受體有關(14)。而不同種類的合成卡西酮

造成體溫增加效果也有很大差異，例如：投予

methylone升高體溫效果最為顯著，比相同劑
量的MDPV高出2℃，目前認為影響體溫上升
作用與氧基在苯環上的位置有關(15)。雖然體溫

升高已被認為是安非他命類藥物的主要生理反

應之一，但由這些動物實驗結果，合成卡西酮

類毒品則會引起更複雜的反應，會有低溫和高

維繫生命的重要功用，例如攝食或進行性行為

時，酬償中樞會產生多巴胺(dopamine)，因而
產生愉悅感，使得生理機能得以維持，生命得

以繁衍。施用毒品則會迅速使得該酬償系統在

中樞神經產生大量多巴胺，使得施用者瞬間產

生強烈欣快感，但如此一來卻會破壞酬償中

樞，之後施用同樣劑量卻達不到以往的作用，

造成施用劑量越來越高，最終無法自拔，從此

成癮(8)。

合成卡西酮的化學結構與安非他命類似，

因此兩者藥理作用也極為相似，合成卡西酮

會明顯降低突觸前神經細胞軸突末梢，對多

巴胺、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以及血清
素(5-hydroxytryptamine) 的轉運體，對這些
單胺類神經傳遞物質再吸收的能力，並抑制

第二型囊泡單胺轉運體(vesicular monoamine 
transporter 2, VMAT2 )作用(9)；此外還會改變酸

鹼值(pH)使得儲存神經傳遞物質的囊泡大量釋
放至突觸進而增加單胺類在突觸間隙作用的濃

度與時間，達到神經興奮並產生欣快感，因此

興奮作用比安非他命類藥物更強。

在基礎醫學研究方面，合成卡西酮類成癮

的大鼠會產生「制約場地偏好」(conditioned 

圖一、 2009-2017年合成卡西酮類毒品檢出案件統
計

資料來源： 食藥署藥物濫用檢驗通報系統(非尿液檢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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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和低溫之間的振盪(16)。

此外先前研究顯示甲基安非他命與

MDMA會增加血腦障壁(blood-brain barrier)的
通透性，進而使得藥物更快進入中樞神經系

統，增加神經毒性(17)；若mephedrone合併甲基
安非他命、安非他命或MDMA投予小鼠，會
增加多巴胺神經末梢的毒性，導致多巴胺神經

死亡(18)，這些結果都顯示，不論單獨使用合成

卡西酮類毒品或併用其他毒品，都具有高度的

危險性。

濫用合成卡西酮類毒品對人體的危害

施用合成卡西酮類毒品後，會對人體造

成多種影響，其中影響精神的作用與MDMA
相似，在國外此類毒品也往往作為MDMA的
替代品(19)。使用合成卡西酮後會覺得充滿能

量、欣快感、社交能力增進以及性興奮(9)。根

據美國德州毒物中心統計2010 - 11年間362名
合成卡西酮濫用者使用途徑，發現經由鼻吸

(47.8%)與口服(28.7%)使用占了大多數(20)，直

腸給藥、靜脈注射、肌肉注射或煙吸等使用方

式也都曾被發現過，初次使用者口服劑量大

約25 - 100 mg左右；長期濫用者大概需要150 - 
250 mg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21)。合成卡西酮類

與其他安非他命類似物最大不同在於其對多巴

胺轉運體的強烈作用，神經毒性更強，也更容

易成癮，停止使用後，雖然沒有明顯的戒斷症

狀，但是如同安非他命一樣，成癮者會對合成

卡西酮產生強烈的渴求(carving)(22)；2010年，
一項對曾經使用mephedrone的蘇格蘭大學生進
行的問卷調查，超過六分之一有成癮依存的症

狀，過半有過不良的反應，例如：磨牙、偏

執、體溫上升等(23)。

而歐美各地都有許多使用過量合成卡西

酮類毒品致死的案例，例如：美國有一名

34歲白人男性囚犯，在監獄內被發現嘴裡
咀嚼違禁品，囚犯個人宣稱是服用阿斯匹

靈，但不久之後身體不適，送醫後死亡，

經檢查是1-苯基-2-（1-吡咯烷基）-1-戊酮 
(α-pyrrolidinovalerophenone, α-PVP)中毒，其
血中α-PVP濃度超過20 mg/L(24)。英國研究指出

濫用mephedrone所造成的死亡，大都是多重藥
物濫用所導致(25)，而有些法醫病例報告指出，

酒精與mephedrone混用後，會造成嚴重的心律
不整(26)；而許多濫用者希望以海洛因降低合成

卡西酮類產生過度亢奮、體溫上升等副作用，

但已有報告顯示兩者混合使用會導致死亡(27)。

而若合併使用其他興奮劑如安非他命，可能會

加重合成卡西酮引起的血清素症候群(serotonin 
syndrome)，嚴重者甚至會危及性命(28)。而在

我國根據食藥署統計資料顯示，2008至2017
年底全國合成卡西酮類毒品在台灣一共檢出

171,248件，其中超過九成(162,214件)在同一
檢體中還有其他毒品，例如：愷他命、類大麻

活性物質、安非他命等(圖二)，由於其內含成
分、劑量皆不明，即使少量施用，也可能因為

藥物間交互作用，使其危險性增加，亦對我國

公眾健康造成嚴重危害。

國外許多案例發現施用合成卡西酮類毒品

後，一開始會顯得異常興奮、積極和好鬥，有

些個案會出現不斷地抓自己的身體和頭部的無

圖二、 2009-2017年累計合成卡西酮類毒品單一檢
出與多種混合檢出比例

資料來源： 食藥署藥物濫用檢驗通報系統(非尿液檢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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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行為；但之後往往氣力放盡呈現瞳孔收

縮、眼睛呆滯並有強烈的倦怠感(24)。英國之回

溯性的研究顯示，施用合成卡西酮類毒品者，

28%會有激躁及攻擊行為(29)。新一代的合成卡

西酮類毒品，更會使得濫用者，產生危險的幻

覺，進而衍生出許多暴力問題，甚至常常出現

咬傷人事件(30)，也因此合成卡西酮被媒體稱為

「殭屍藥物」，但目前研究顯示使用合成卡西

酮類毒品後，會產生幻覺、躁動與譫妄，至於

是不是會產生超乎常人的力氣、自殘、咬人等

攻擊行為，抑或這些行為是與其他毒品或酒精

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影響，還需要更進一步的科

學研究證實，尚未有定論。

結　論

近年來NPS在毒品市場迅速崛起，各國政
府都認為其對公眾的健康有嚴重的危害，但

NPS特性就是為了規避管制，所以種類更迭相
當迅速，造成防制上的難處，目前也沒有一種

有效的防制措施。合成卡西酮類是NPS的一大
類，品項繁多，根據現今研究其對人體心血管

與中樞神經系統有嚴重危害已是無庸置疑，

所以許多國家都已經將其許多種類列入毒品管

制，但是否有其他作用，尚待研究；而在台灣

合成卡西酮類毒品是主要濫用的NPS品項，且
常常發現與其他濫用物質一同混入毒品咖啡

包、奶茶包中，使得濫用者使用後，增加其死

亡風險；相關單位已將常見合成卡西酮品項列

入管制，並持續監控其濫用趨勢，以保障公眾

衛生安全。近年來NPS數目在毒品市場快速增
長，雖然目前對合成卡西酮危害所知仍然有

限，期待這篇綜論能讓讀者正確了解此類毒品

對人體的危害，並對其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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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s been a larg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NPS) 
abused and a cumulative total of 803 different NPS reported till 2017 worldwide. One major class of NPS 
is the synthetic cathinone, which are related to the parent compound cathinone, one of the psychoactive 
substances in khat (Catha edulis).   Synthetic cathinone is much stronger than the natural product and 
more dangerous. They are white or brown crystal-like powder and thus marketed with the brand name “bath 
salts” in the street. These compounds are claimed to have the effects similar to those of amphetamine 
or MDMA (ecstasy).The use of synthetic cathinone is often linked to health problems; however, their 
detailed pharmacology is still unclear. To date, we know that using synthetic cathinone compounds can 
induce chest pain, tachycardia, hypertension, hyperthermia, myoclonus, hypokalemia, mydriasis, and 
blurred vision. The major effects of synthetic cathinone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re acute psychosis, 
mania, paranoia, combative behavior and delusions, similar to the effects of amphetamine-type stimulants. 
Synthetic cathinone users have frequently been hospitalized with severe intoxications. Today, synthetic 
cathinone is often found in mixture of emerging drug of abuse in Taiwan. The purpose of this review is to 
provide updated medical points and abuse status on synthetic cathinone for the public.

Key words:	 new psychoactive substance, synthetic drugs, synthetic cathinone, bath salts, 

substance abuse


